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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粵語拼音”：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片岡新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中國的人名、地名都用漢語拼音拼寫。1 香港的中文人名或地名轉譯成英文時會

用粵語拼音，2 不會用漢語拼音。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拼寫英文人名或地名的粵語拼音

是《香港政府》系統（簡稱“港拼”）。其實不管是以前的港英政府，還是現在的特

別行政區政府，都沒有明文規定人名或地名要採用這個系統。香港人在學校裡也沒有

學過這個系統，他們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看到（例如：車站、名片、地圖等），

加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或地址都使用的關係，所以大概知道怎樣拼讀拼寫。但是如果遇

到自己不熟悉的，香港人就很難拼讀拼寫。3 我們曾經指出，“港拼”是一個混合體

（Kataoka and Lee 2008）。林茵茵（2009）也認為“港拼”聲母不分送氣不送氣、也

不標聲調、53 個韻母有多種標音法、系統性弱…等等。上述這兩篇論文都討論“港拼”

的問題，但分析的時候所採用的主要材料都不是政府出版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因為人

名的粵語拼音同一個字有很多拼法，根本不知道哪個拼法才真正屬於“港拼”。這篇

報告分幾部份進行研究：1. 先搜集有關“港拼”的香港政府官方刊物；2. 為了更有效

構擬出“港拼”的本貌，只揀選地名去探討“港拼”系統的問題；3. 然後進行歷時研

究，追溯“港拼”的由來和演變的歷程；4. 最後我們會從粵語地名的拼寫看粵語演變。

2. 研究材料和方法

我們在這篇報告主要採用以下五種政府刊物：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

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1996 年的《漢語拼

音正詞法基本規則》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將非漢語人名、地名按照羅馬字母原文書寫，如 
Hohhot（呼和浩特）。在 2012 年重新規定非漢語人名、地名的漢字名稱都要用漢語拼音拼寫，

如 Wūlǔmùqí（烏魯木齊，Ürümqi）。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在內地越來越廣泛使用。
2 因為英語是香港的法定語言，在香港登記嬰兒的中文名字或命名地名時，他們還要用英文字母來

登記英文名字或者英文地名。
3 很多外籍人士（包括筆者）曾經經歷過坐出租車時因為出租車司機看不懂英文地址，不能到達目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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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政總署測繪處在 2013 年出版的《香港街》

(2) 港英政府在 1960 年出版的《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3) 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在 1898 年寫的《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4) 英國政府 War Office 在 1909 年發行的《Map of Hong-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of June 1898》

(5) 港英政府在 1971 年出版的《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sed Mandarin - Romanised Cantonese》

我們認為“港拼”不是一天建構起來的系統，它是經過很長時間不斷變化才發展

到今日的面貌。由於過去討論“港拼”的研究都沒有真正採用政府資料，所以未能讓大

家看清它的來龍去脈。我們希望通過分析不同年代的“港拼”，了解“港拼”的演變過

程。要詳細了解“港拼”這個系統，我們最好先看看過去二百年的粵語拼寫的歷史。

3. 粵語拼寫簡史

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做生意或傳教的歐美人士陸續來到中國廣東地區。馬禮遜（R. 
Morrison）在 1828 年的著作中制定了第一個粵語拼音系統（馬禮遜系統），以便歐美

人士更有效學習粵語。由於該系統是為專爲操英語人士而設計的，所以元音拼寫法十

分類似英語的拼寫方式（“英式＂ )。裨治文（E. C. Bridgman）在 1841 年出版的書裡

面採用衛三畏（S. W. Williams）制定的系統，此後很多教科書和辭典均紛紛採用這個

系統。衛三畏系統的元音拼寫法十分類似歐洲語言的拼寫方式（“歐陸式＂ )。4除了“英

式＂或“歐陸式＂，粵語拼音系統亦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拼寫方式（見附件）。從十九

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很多粵語聖經、辭典和教科書都採用“標準羅馬方案”（Standard 
Romanization System），如 Wisner（1906）。它採用的元音拼寫法類似“英式”。5

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粵語拼音的主要使用者都是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籍公務員和居港

外籍人士。他們學粵語的教科書多採用劉錫祥系統（Sidney Lau System）或耶魯大學

系統（Yale System）。今時今日大多數香港人比較熟悉“港拼”，而中文老師及中學

生因為可能採用中華新字典，所以有機會接觸到黃錫凌系統（S. L. Wong System）。

4 見附件的衛三畏（1856）。關於馬禮遜和衛三畏的拼音系統的討論，見 Bauer（2005），李燕萍、

片岡新（2006）。
5 關於“標準羅馬方案”拼寫元音的例子，見附件的 Wisner（1906）。假如想深入了解此系統，請

參考片岡新、李燕萍（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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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香港語言學學會制定的“粵拼”，近年來開始受到關注，市面上亦出現了採用

該方案的辭典和教科書。

4. 香港英語地名的特徵

政府一直都沒有正式公布過或解釋過“港拼”是一個怎樣的系統，我們希望可以

單從地名的拼寫法入手，便可以構擬出這個系統的本貌。首先，我們來看看香港英文

地名有甚麼特徵。中國內地用羅馬字母拼寫英文地名時都是漢字的普通話讀音，例如：

北京＝ Běijīng。即使操粵語地區也是如此，如：廣州＝ Guǎngzhōu。我們將香港所有

英語地名分類，歸納起來有以下四類：

第一類：將中文地名用粵語拼寫；

第二類：將中文地名用其它方言或外語拼寫；

第三類：由英文詞組成，漢字只表示原文的讀音；

第四類：中文地名和英文地名並沒有對應關係。

表一  香港地名分類 6

類別 地名例子
1 將中文地名用粵語拼寫 Tsim Sha Tsui 尖沙咀

Sha Tau Kok River 沙頭角河
2 將中文地名用其它方言或外語拼

寫（包括傳統譯名）
Woosung Street 吳松街（郵政式 / 國語）
Nanking Street 南京街（郵政式 / 官話）
Swatow Street 汕頭街（郵政式 / 閩語）
Tonkin Street 東京街（法語式 / 越南地名）7

Jat Min Chuen Street 乙明邨街（客語）8

3 由英文詞組成 Lancashire Road 蘭開夏道（國音）
Waterloo Road 窩打老道（粵音）

4 中文地名和英文地名並沒有對應
關係

Aberdeen 香港仔
Repulse Bay 淺水灣

78

6 英語的地名一般來說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和連寫，通名分寫，如“Waterloo Road”。至於

粵語轉寫的地名每一個音節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通名分寫，如“Sha Tau Kok River”。
7 Tonkin 是曾經越南在法國統治下用的地區名稱，並非日本東京。
8 據饒玖才（1998），早期命名地名的時候，拼法是按照當地居民的發音來決定的。因為新界本來

有很多客家人居住，地名的命名偶爾受到客家話的影響。按照張雙慶、莊初升（2003），新界客

家話“乙”讀 [ʒɛt / jɛt]、“明”讀 [bin / min]，跟“Jat Min”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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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可見，香港跟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由於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粵語的拼寫系統，

所以我們將會排除非粵語的地名，只針對第一類的地名作分析研究。在中國內地，地

名的通名用漢語拼音 9（如：沙頭角河 Shātóujiǎo Hé），但是香港的通名有時會直接用

英文（如：沙頭角河 Sha Tau Kok River），所以這些英語通名，我們亦會剔除。

5. “港拼”的問題

探討有關“港拼”的問題，我們會參考地政總署測繪處每年出版的《香港街》

（Hong Kong Guide）（簡稱《香》）。《香》包括香港各區地圖、火車路線圖、各

種地標地址、以及中英地名索引。這次研究的範圍包括：《香》索引中的“Places & 
Villages（地方和鄉村）”、“Streets（街道）”，以及火車站的英語名稱。我們將上

述地名進行分析後，發現“港拼”有下面幾個主要問題。

5.1. 送氣不送氣

漢語拼音用濁音字母 b, d, g 等來標示不送氣音 [p, t, k]，用清音字母 p, t, k 等來標

示送氣音 [ph, th, kh]。跟漢語拼音不同，“港拼”無論是送氣音還是不送氣音，都用清

音字母來拼寫，因此我們無法判斷某些地名的音是送氣還是不送氣。我們看到更有趣

的是：香港街道名稱裡面也有像中國內地那樣用濁音字母來標不送氣音的例子，例如

大埔工業邨幾條街名都用 d 來代表 [t]：

Tai Wo 太和
[th]

Tai Po 大埔
[t]

Dai Kwai Street 大貴街
[t]

5.2. “ts / s”和“ch / sh”

今日香港粵語只有一套舌尖面塞擦音和擦音 [ts, tsh, s]，10 但是“港拼”有兩套寫

法：“ts / s”和“ch / sh”。如果是同一個字或者語素，應該用統一的寫法，但是從下

面的地名可見，這兩套寫法同時存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看見這兩套拼寫法跟

粵語音韻演變有密切關係。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第八節再作討論。

Yau Yat Tsuen 又一村

             [tsh]
Heng Fa Chuen 杏花邨

[tsh]

9 通名指地名中反映類別屬性的部分，如山、島、村、市、站…等。
10 香港人多用舌尖頂著齒背或齒齦的塞擦音和擦音 [ts, tsh, s]（見 Zee 1999）。據李新魁等（1995），

廣州人多用舌葉音 [tʃ, tʃh, ʃ]。在粵語中，[ts / tʃ, tsh / tʃh, s / ʃ] 分別都屬同一個音位的變體，兩者沒

有區別特徵。



2014年1月�第93卷  第1期 13

Sa Po Road 沙浦道
[s]

Sha Tin 沙田
[s]

5.3. 一個音符兩個音值

在下面的例子當中，雖然我們看到同一個音符代表著兩個或以上的音值，但是我

們靠字母無法知道它的音值，比如字母 o 代表 [ɔ] 或 [ou]、字母 am 代表 [ɐm] 或 [am]、
字母 ui 代表 [ui] 或 [ɵy]、字母 un 代表 [un]、[ɐn] 或 [ɵn]。

o Tai Wo 太和
[ɔ]

Tai Po 大埔
      [ou]

am Tin Sam 田心
[ɐm]

Sam Pui Chau 三杯酒
[am]

ui Hung Mui Kuk 紅梅谷
[ui]

Tsim Sha Tsui 尖沙咀
                  [ɵy]

un Tuen Mun 屯門
[un]

Pik Shui Sun Tsuen 碧水新村
                [ɐn]

Shun Lee Tsuen Road 順利邨道
[ɵn]

5.4. 一個音值兩個音符

我們在現時的地名當中發現同一個發音有時有兩個不同音符，比如粵語元音 [i] 寫
成 i 或 ee、[u] 拼成 u 或 oo、[ɐu] 標為 au 或 ow、[ɐm] 標為 am 或 um、[ɐn] 標為 an 或

un。從字母的運用來說，下面左邊的例子是德語、意大利語等歐陸語言所用的元音拼

寫法，可稱為“歐陸式”，而右邊的例子則屬於“英式”拼法。11

[i] Tsing Yi 青衣 Sai Yee Street 洗衣街
[u] Ta Ku Ling 打鼓嶺 Tai Koo Station 太古站
[ɐu] Tang Lung Chau 燈籠洲 Chow Tin Tsuen 週田村
[ɐm] Sham Wan 深灣 Shum Wan Road 深灣道
[ɐn] Kam Tin San Tsuen 錦田新村 Pik Shui Sun Tsuen 碧水新村

5.5. 大集錦

我們發現引起上述“港拼”混淆的情況主要有兩個問題：（1）不同的聲調和元音

用同一個或一組字母來拼寫，如 5.1.、5.2.、5.3.；（2）“歐陸式”和“英式”拼法同

11 除了“歐陸式”和“英式”的對立之外，還有個別的例子。例如“恆”的粵音是 [hɐŋ]，“恆安

街 Hang On Street”用“hang”，但“恆安站 Heng On Station”用“heng”，同一個字“恆”有

兩種拼法。Hung（2000）指出香港人讀英語時傾向於把 [e]和 [æ]都讀成 [ɛ]，如“head / had”[hɛd]。
香港人看到“hang”和“heng”都會讀成 [hɛŋ]。我認為這種讀音習慣導致發生以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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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使用，如 5.4.。因為在十九世紀不同的粵語拼音方案當中，採用“歐陸式”或“英

式”兩種拼法都十分普遍（見附件），所以 Kataoka and Lee（2008）認為這應該是幾

種拼法混合的結果。但一個拼音系統同時擁有幾種不同的拼法，實在難以稱得上是一

個系統。“港拼”為甚麼是各種拼法的“大集錦”？港英政府是否從來沒有計劃過採

用統一的拼音系統？為了進一步了解“港拼”，我們在下面會透過查閱二十世紀中的

政府刊物，探索“港拼”在早期的情況。

6. 1960 年《香港地名誌》的“港拼”

1960 年政府曾出版一本叫《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簡稱《GPN》）的香港地名誌。它把香港分為五十八區，並採

用“港拼”拼寫出每個區的主要鄉村和地方的英文名稱。據《GPN》，政府所採用的

拼音系統叫“the Eitel / Dyer-Ball System”（簡稱“ED 系統”）。因為當時負責地名

的官員發現在比例尺 1: 25,000 的官方地圖上出現很多非“ED 系統”的地名，所以編

寫這本地名誌來對香港英文地名進行規範化，並作為香港政府内部指引。該官員承認

有些地名已經約定俗成，如：Hong Kong（Heung Kong）、Kowloon（Kau Lung）、

Mong Kok（Wong Kok），所以沒辦法進行規範，只好從俗。

“ED 系統”是以兩位港英政府官員（Ernst Eitel 和 James Dyer-Ball）的名字命名。

Eitel 本來是傳教士，後來加入港英政府工作。12Dyer-Ball 生長在廣州的一個傳教士家

庭裡，自小操流利粵語，後來也加入政府工作。13Eitel 曾編過粵語辭典，而 Dyer-Ball
也編過幾本粵語教科書和辭典，所以他們進政府之後政府決定用他們的粵語拼音系統

是可以理解的。Eitel 和 Dyer-Ball 都繼承了衛三畏（S. W. Williams）的粵語拼音系統，

兩個系統的基本拼法大同小異（見附件）。衛三畏式的特徵是（1）聲調在拼音的四角

用傳統畫圈的方法來標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兩調；（2）不送氣的聲母無標記（如：p, 
t, k），送氣的聲母加上撇號（如：p‘, t‘, k‘）。聲母字母基本上是“英式”，比如用

sh，不用德語的 sch 或法語的 ch 等等；（3）韻母字母基本上採用類似德語式或意大

利語式（可稱為“歐陸式”），如：用 u，不用英語的 oo；（4）音值類似的元音用同

一個元音字母，但為了區分，元音上面添加“ˊ”這個符號來分元音的音值，如：用

ó 來代表 [ou]、用 o 來代表 [ɔ]。

當我們比較《GPN》系統和“ED 系統”時，我們發現《GPN》有以下四個特點：

（1）《GPN》所列的地名沒有聲調符號；（2）《GPN》的聲母字母跟“ED 系統”一

12 關於 Eitel 的生平，見 Eitel（1983: v-xvi）的 Introduction。
13 關於 Dyer-Ball 的生平，見 Dyer-Ball（1982: vii-xv）的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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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GPN》沒有“ED 系統”所用的送氣符號；（3）除了一個元音之外，《GPN》
的韻母字母都跟“ED 系統”一致，但《GPN》沒採用“ED 系統”中用來分辨元音的

符號“ˊ”；（4）粵語元音 [y]，“ED 系統”用 ü，但《GPN》用 ue。ü 是德語標 [y]
時用的字母，可以說是“歐陸式”拼法。英語音韻中沒有 [y] 這個元音，但在英語中

ue 可以代表 [juː] 音，音值類似 [y]，如“cue”，所以 ue 可以說是“英式”拼寫法。

港英政府用 ue 來代替“ED 系統”的 ü 大概是因為 ue 對英國人來說更接近英語。

我們又發現除 ue 外，《GPN》採用的元音拼寫都屬“歐陸式”，編者在《GPN》
裡糾正官方地圖上用“英式”拼法 oo 的地名，比如他把“Sai Ying Poon（西營盤）”

改成“Sai Ying Pun”。在 5.4. 指出的 ee 和 ow 等英式拼法在《GPN》不出現。可見，

政府基本上有意跟隨“ED 系統”，而且對地圖上的非“ED 系統”地名進行了規範化。

只是為了簡化，政府把“ED 系統”中用的符號都給取消。《GPN》取消這些符號，

導致同一個音符會代表兩個以上的音值，從系統的角度來說，系統性比“ED 系統”

變弱。但是《GPN》儘量用同一個音符來標同一個音值，所以它還算是一個具有系統

性的拼音方案。《GPN》跟“ED 系統”的差別這麼大，政府為甚麼會把《GPN》的

拼音系統叫“ED 系統”呢？為了解開這個謎，下面我們將會用更早期的材料來繼續

探討。

7. 1898 年駱克報告書的“港拼”

我們在 1899 年港督卜力（H. A. Blake）寫給英國政府的文件中找到輔政司駱克（J. 
H. S. Lockhart）寫給港督的報告書（1898）：《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簡稱《RBL》），裡面有一個九龍新界村名中

英對照表，而所有英文地名都用粵語拼音拼寫。

（摘自 Lockhart（1898: 206）。表中“火炭”誤寫為“火灰”）

我們拿《RBL》跟《GPN》相比，比較分析後發現《RBL》的粵語拼音系統有以

下幾個特點：（1）有送氣符號，如“斜（輋）ch‘e”、“灘 t‘án”；（2）有元音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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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如“北 pak”vs.“白 pák”，“豪 hó”vs.“禾 wo”；（3）《GPN》用 ue 的

時候，《RBL》用 ü，如“樹 shü”。簡單地說，《RBL》的粵語拼音系統就是“ED 系

統”，只是沒有標示聲調符號。原來最早期的“港拼”的確是屬於“ED 系統”。從

粵語音韻來說，《RBL》的地名拼寫是具有系統性的，因為除了聲調之外，14 它基本上

能夠有系統地用聲母及韻母去描述粵語地名的語音特徵。1898 年英國向清朝租借了九

龍半島北部和新界，當時的政府比較嚴格用“ED 系統”拼寫地名，所以在官方文件

出現的地名比較具有系統性。那麼，為什麼政府後來沒有嚴格沿用“ED 系統”呢？

1909 年英國的 War Office 發行了一幅地圖叫《Map of Hong-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of June 1898》（簡稱《Map》）。裡面的地名基本上都屬“ED 系統”，

但地圖上的地名沒標送氣符號，也沒標示具區別功能的元音符號。由於地圖的製作過

程需要非常繁瑣，所以地名的寫法越簡單越好。港英政府並沒有完全採用“ED 系統”

的方法拼寫，嘗試把地名的拼寫簡單化。雖然 1960 年港英政府曾經企圖把香港主要

的地方及鄉村名稱規範化，但是後來隨著人口增加，新的住宅區或街道陸續出現的時

候，港英政府沒有採取一套統一的拼寫法，導致“港拼”的系統性變得越來越弱，如

表二。

表二  不同年代“港拼”的特徵

聲調符號 送氣符號 元音符號 英式元音 系統性
1898 年《RBL》 無 有 有 無 高
1909 年《Map》 無 無 無 無
1960 年《GPN》 無 無 無 少
2013 年《香》 無 無 無 多 低

我們找到一本香港政府在 1971 年出版的《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sed Mandarin - Romanised Cantones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971，簡稱《CCC》）。這本電碼是香港政府唯一出版“港拼”

字表的刊物，政府用來參考人名的拼法和漢字的電碼。15 它將每個漢字的粵語讀音和普

通話讀音用拼音寫出。普通話讀音用威妥碼式，而粵語讀音所採用的“港拼”跟以前

的有很大分別，因為不斷受到英語拼寫法的影響，它慢慢演變成一套將各種拼法集合

起來的“大集錦”。雖然我們找不到政府文件顯示命名地名時要用這本書來參考，但

14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聲調屬超音段成分，所以英文地名沒有標示聲調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中國

地圖以漢語拼音標示的地名均沒有聲調。
15 我們曾經查詢過入境署。電碼即是香港的身份證中文姓名下所印的四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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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已經把兩套塞擦音 ts / ch 和擦音 s / sh 混淆，如“村”拼寫為 chuen，也用很多

英式標法，如“孚 Foo”。1960年之後出現的地名，如“杏花邨 Heng Fa Chuen”、“美

孚 Mei Foo”都採用《CCC》的拼法。由此可見，《CCC》是政府多年來的拼寫大集

錦（見附件）。

8. 從粵語地名的拼寫看粵語演變

1960 年《GPN》把部分地名規範化的時候，本來在官方地圖上用 i 拼的地名改為 
ei，如“油麻地 Yau Ma Ti”改成“Yau Ma Tei”。元音 [i] 演變成 [ei] 是粵語系統性的

變化，基本上十九世紀已經完成，16 所以《GPN》糾正拼法只不過是追認了粵語音韻

演變。其實現時英文地名的拼寫法並不符合今日粵語的實際語音，這也是造成“港拼”

系統性低的其中一個因素。下面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從粵語地名的拼寫法可以看到粵語

音韻演變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在 5.1. 所指出的兩套塞擦音、擦音。現在的粵語只有舌尖面塞擦音、

擦音，但是陳萬成、莫慧嫻（1990）、張洪年（2003）的研究均指出十九世紀傳教士

記錄當時的粵語都有兩套塞擦音：一套是舌尖塞擦音和擦音 ts / ts‘ / s；還有一套是舌

葉塞擦音和擦音 ch / ch‘ / sh。這是因為在早期粵語中，源自古代知精莊章組的字有兩

套讀音，一種是把古精組的字唸成舌尖塞擦音和擦音，另一種是把古知莊章組的字唸

成舌葉塞擦音和擦音。後來這兩套音在粵語中合併成舌尖面塞擦音或擦音，所以本來

只需要一套音符來標就夠了。但這兩套寫法還保留在比較舊的香港地名當中。我們可

以說這些地名正好反映了十九世紀的語音。

另外，跟塞擦音、擦音有密切關係的一個語音現象是，十九世紀粵語還存在源自

止攝字的舌尖元音 [ɿ]。17 這種舌尖元音現在讀成前高元音 [i]，但在香港的地名中這個

元音還拼寫為 z，如“Tsz Wan Shan 慈雲山”。可見“慈”在早期的時候讀 [tshɿ]，現

在它的讀音是 [tshi]，剛好跟“池”[tshi] 相同，但元音仍然拼成 z。

Tseung Kwan O 將軍澳
舊時讀 [ts]，現時也讀 [ts]

Cheung Muk Tau 樟木頭
舊時讀 [tʃ]，現時讀 [ts]

Tsz Wan Shan 慈雲山
舊時讀 [tsh]，現時也讀 [tsh]

Ngau Chi Wan 牛池灣
舊時讀 [tʃh]，現時讀 [tsh]

Sam Long 心朗
舊時讀 [s]，現時也讀 [s]

Sham Tseng 深井
舊時讀 [ʃ]，現時讀 [s]

16 見李新魁等（1995），高田時雄（2000）。
17 類似漢語拼音“zi / ci / si”的“i”這個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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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可以看到聲母的演變之外，張洪年（2003）還提及在韻母方面亦發生變化。

中古漢語的開口一等的字，在粵語中經常唸成 [ɔ]，如“乾”[kɔn]、“當”[tɔŋ]。粵語

的咸攝開口一等的字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唸 [ɔm]、[ɔp]，但是後來這些字的讀音跟 [ɐm]、
[ɐp] 合流，現代粵語都把咸攝開口一等的字讀成 [ɐm]、[ɐp]。我們在地名的拼法當中還

能看到十九世紀粵語的痕跡。

Hung Hom 紅磡
舊時讀 [ɔm]、現在讀 [ɐm]）

Wo Hop Shek 和合石
舊時讀 [ɔp]、現在讀 [ɐp]

保留“舊音”的拼寫不反映現代粵語的語音，所以從拼音系統的角度來說，它也

是造成“港拼”缺乏系統性的主要因素。

9. 小結

粵語拼音從十九世紀初到現在，出現了不少具代表性的系統。由附件的對照表可

見，除了初期的方案之外，每個系統都算具有系統性。至於元音拼法，有些方案採用

“歐陸式”，有些採用“英式”。不管是“歐陸式”還是“英式”，只要沒有混淆，

他們都能具系統性。我們認為造成“港拼”系統性比較弱有以下三個原因：（1）“歐

陸式”和“英式”的元音拼法夾雜；（2）具區別功能的符號被取消；（3）地名拼寫

保留早期粵語的讀音，沒有反映現代粵語的音值。

另外，很多學者都認為今日香港年輕人的粵語發音不太“標準”。這跟張洪年

（2003）所說正在進行的系統變化有密切關係，比如把舌尖鼻音聲母 [n] 說成邊音 [l]，
把舌根鼻音聲母 [ŋ] 脫落等等。“南昌站”和“牛頭角”的英文分別是“Nam Cheong 
Station”和“Ngau Tau Kok”。但實際上有很多人把“南”[nam] 讀成 [lam]，把“牛”

[ŋɐu] 說成 [ɐu]。那麼，我們要不要將這些地名改成“Lam Cheong Station”和“Au Tau 
Kok”呢？ 18 我們應該知道地名用字和實際讀音始終有差別。

“港拼”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面貌。今日的“港拼”是大集錦，但是從歷時的

角度來看，我們發現它“港拼”其實是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18 我們發現有改動地名拼寫的例子。由 1898 年的《RBL》可見，現在的“馬料水 Ma Liu Shui”本

來叫做“馬尿水 Ma niu shui”。由“尿 niu”到“料 liu”的改變可以說是地名的雅化（饒玖才  
1998），但從讀音的角度來說，這是地名用字反映實際讀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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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粵語拼音方案對照表 19

（1）聲母

19 IPA 參考 Ze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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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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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調 2021

20 a 韻母代表任何元音，t 代表入聲韻尾 p、t、k。
21 聲調調值參考張洪年（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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